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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五月的一场春雨。

时光只是在一座大城市里的几个小点之间流转，稍一经心，就会惹烦生厌。

春天到底来过没有？这场雨像在大都会里疲于奔命的心情，除了人造霓虹，竟不带一丝自然颜色。

潘欣云一挤下公车，整个心情便沉重起来，可恨那把花洋伞撑了半天才开，在一片伞海人群之中，竟似一朵早开或迟放的艳蕊，都不是时候。

这是她换了新工作的第一天。

八点二十分，她一踏进“蓝石文化企业”，昨天接见她的策划主任关翠虹正俯身在饮水机前冲咖啡。

“关主任早！”

“咦，这么早就来啦？”

“第一天嘛，公车又挤，我一直担心迟到。”

关翠虹，三十出头的精明职业女性，一身轻简的合身套装，衬出一股温中带威的气质，她一面调着咖啡匙，一面笑着说：

“以后习惯就好了，公司里上下二十几名同仁，有一大半还不都是赶在八点二十九分打卡的？”

潘欣云拘谨地微笑了一下，生疏地不知下—步该怎么做，她甚至还不知道自己要坐哪个办公位置，只低首看着小花伞兀自在脚旁滴落着水串。

关翠虹不经心地上下又打量她一番，看见了她的花伞，连忙说：“门边有个伞筒，你把伞放那儿，我昨天就叫人帮你整理出一张桌子了。来，我带你去。”

潘欣云有些机械呆愣地把伞往筒里一插，那儿已有五六把，想来办公室里到的人还不多。

她正要转身随关翠虹走开去，突然门被撞开，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一名男子，差一点便跟她撞个满怀。

“对不起！”

那男子也没有多看她一眼，身上还穿着湿淋淋的雨衣，腋下夹着黑皮公事包，一心一意只往打卡机前冲。

两步遥外的关翠虹骂了起来。

“董伟安！你怎么每天都这么噼哩巴啦的？”

那名唤作董伟安的男孩，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七八岁吧，仍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额前微卷的湿头发垂晃到灼明深邃的大眼前，潘欣云没来由地只想起电视上那个被女友泼水的咖啡广告里的那名歌星。

“没办法！我的表一泡水，就停了！”

董伟安一脸无辜状，他长得很高，潘欣云自忖印象里没有见过这么帅气的男孩。

他瞥见了潘欣云，含着半丝腼腆地冲她露齿一笑。

“你不会早点出门啊？”

董伟安用手背索性地把额前头发往上一搁，溅了几星碎钻的水珠，顺着冷气出风口方向，便飞到潘欣云脸上来，她干巴巴地眨着大眼眸瞅着他。

“噢，对不起，刚刚没吓着你吧？”

“没……没有。”

关翠虹踱前了一步，替两人介绍了起来。

“这是潘欣云，今天第一天上班，要在杂志编辑部当美编；他呢，董伟安，大家都喊他小董，音乐制作部门的策划，以后你们在工作上会有很多交流讨论的机会。”

潘欣云大方地伸出一双手，董伟安一只手仍湿淋淋地便伸过来握住。

“潘小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潘欣云不知如何反应，心口上只扑扑一阵乱跳，她对眼前这么亮眼英俊的男孩，倒没有什么记忆中的蛛丝马迹。还不待回话，一旁的关翠虹便笑斥了一句：

“老套啦！小董！”

潘欣云不自觉羞红了半边颜面，不知所措地望向关翠虹，只听她又数落着：

“欣云，你别听他胡扯了。小董啊，是个单身汉，别看他一张无辜天真的娃娃脸，女朋友不知有几打，每次看见有漂亮女孩到公司来，还老是要凑前去搭讪！”

董伟安急了起来，直嚷：

“关老姐，你怎么在人家第一天上班，就给我没台阶下呢？三言两语就把我的名誉扫地出门！”

关翠虹笑蹬了他一眼，轻斥道：

“你呀，宝似的，哪个女同事不把你当永远长不大的弟弟看待呀？毛毛躁躁，心理年龄跟生理年龄不成比例！”

听着关翠虹的一番描述，又看着董伟安一脸清明无邪，潘欣云忍不住笑出声来。

“耶，好喔，你们女生就专会欺侮我，好男不跟女斗，大人不记小人过，我三缄其口，不说也罢！”

关翠虹上前来扶着潘欣云手臂说：

“来，不理他了，我带你去座位上。噢，对了，公司里上下就像一家人一样，你以后也别喊我什么主任不主任，就像他们一样，叫我关大姐就行。”

“噢……谢谢关姐。”

一路往用玻璃隔出的小办公间走去，AO式的设计又区分出几个不同部门。这一家文化企业机构，除了每月固定出版一份音乐杂志之外，也承接一些流行歌手的唱片录音、设计、包装的外制工作。

两年前，潘欣云一从大学毕业，使一直在自己所学的大众传播范围里工作，先前是在一家传播公司担任企业宣传，但是因为市场上的瞬息万变与竞争那一家作了快一年的传播公司竟宣布结束，她通过老上司的引介，才转到“蓝石”文化来。

而“蓝石”今日在音乐市场上，早已享有一席之地的声誉，几次新歌手的漂亮出击，更奠立了今日唱片界不容忽视的地位，据说今年还将和几部电影的幕后音乐产生合作关系，潘欣云不禁暗自庆幸自己的幸运。

关翠虹带她到编辑部，其他的四位女性同仁都已到座，并且已开始一天的忙碌。

关翠虹一一替她介绍着，又不忘叮咛道：

“欣云，我知道你学的是大传，而且在音乐唱片界也有近一年的经验，杂志编辑似乎和你的工作经验有些出入，但是公司目前的编制就这样精简，你慢慢适应，隔一段时间我会跟段总经理淡谈，让你更能学以致用！”

潘欣云连忙衷心地含谢说道：

“关姐，谢谢你，我已经很幸运了，以后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你能这么想就好。其实编辑部的同仁也很辛苦，除了编杂志，有时还要分派到音乐制作部门帮忙，甚至还要替宣传部作文宣企书，一忙起来，全公司可说是上下总动员，你慢慢会习惯的。”

关翠虹刚走开，潘欣云吸了一口气，抬起头从透明玻璃望出去，整个奇Qisuu.сom书办公室人员早已到齐，并且呈现一片忙碌紧张的气象。

坐在对面的易舒婷友善地凑近来朝她说：

“放轻松—点，公司的上班气氛并不严肃，每个人只要把份内工作按期完成就行。别忘了，我们是音乐文化事业，段老总甚至准许员工一面工作一面听随身听哪！”

潘欣云倒对这开明作风的公司制度微吃一惊。

“真的？”

“是呀，提高工作效率嘛！”

“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

“快三年锣！公司刚成立我便进来了，到现在还没见过有人因为不满意工作环境而辞职的！”

易舒婷给她安抚的一笑，这令她放松不少。

“谢谢你……”

“哎，别这么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吧，其他同仁也会很乐意协助你的。”

易舒婷刚要踱回自己座位上，一抬眼，便瞧见董伟安朝编辑部晃进来。

“噢，小帅哥又来串门子了！”

易舒婷轻轻在潘欣云耳旁说着，董伟安却已直直走到她办公桌方向来。

“潘……欣云，对不对？”

董伟安一笑起来，两双大眼便眯成弯月旁的弧线，浓黑的睫毛便聚合在一起，令人很难以抗拒。

“哎……呃，小董，有事吗？”

董伟安笑意更深了，但不像是在开玩笑，一脸审慎地直瞅着她。

“我真的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地！”

她还来不及答话，易舒婷便护驾似地装凶嚷道：

“吔，小董，这么早就过来串门子，不怕关老姐刮你一层皮啊！”董伟安求饶地两手一挥，笑应着：

“我是来认人的，搞不好是亲戚哪！”

易舒婷两手往腰际——插，径直说：

“什么认亲戚？看我们这边多来个美女，你就来探风问路啦？”

“易妹妹，好好，我怕你！”

“想逃啊？没那么简单喔！”

其他的几名年轻女孩仗着人多势众，也跟着起哄，七嘴八舌地纷说：，

“要探风，得先付过路费！”

“吔，对！怎么没带零食来孝敬？”

董伟安面对一群娘子军，硬是招架不住，涨红了脸直笑道：

“好好，零食先欠着，中午就出去买，好不好？现在可以让我认认人了吧？”

易舒婷朝潘欣云扮了个鬼脸，轻说：

“小董长得太可爱了，要多刁他一点，以后我们才能口福不断！”

潘欣云倒没预料到这种场面，更何况是个足以让每个女孩昏倒的小帅哥，她只听见自己结结巴巴地说：

“小董，你……可能认错人了吧？”

“不？我记性好得很，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这下子全编辑部的女将们，全屏气噤声地等着，看她怎么回答，而她根本搞不清楚董伟安是不是对她感兴趣，才故意以此为借口的。

她在印象里并不曾见过眼前俊秀的男孩，如果见过面，她一定会记得的。

看着董伟安两眸炯明地深视着她，她的心跳又慌乱起来，老天爷到底在跟她开什么玩笑？

“不会吧？小董，我真的没印象！”

董伟安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一口抢白道：

“等等，你家乡在哪里？”

潘欣云不解地嗫嚅道：

“仁乡啊，难道你也是……’

“仁乡啊？这就对了，我一定是在那里见过你！”

易舒婷忍不住插嘴道：

“仁乡多大呀！小董，拜托你换一套行不行？”

潘欣云狐疑地望着他问：

“你也住仁乡吗？”，

“也不算是，我家在周村，但是我曾在仁乡上了半年中学，后来又转回周村了！”

“不会这么巧吧？”

“哎，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

易舒婷不让他再想下去，猛往他肩上推了一把。

“好啦！滚回去办公吧！专会来我们这里捣乱！”

董伟安若有所思地踱出编辑部，潘欣云只讷讷也朝易舒婷耸了下肩。

易舒婷摇着头笑道；

“看来以后我们编辑部不怕没有零食吃了。欣云，小董好像对你很感兴趣哪！

潘欣云红着脸，只淡淡地说：“可能小董认错人了，我念高一时，我们家就搬去高雄了，怎么可能会在台南碰到过他？”

“所以啊．这只是他的借口！但是也奇怪，你别看他跟我们一票女孩没大没小的，听说向来都是女孩倒追他，他从不主动追女朋友的！”

“真的？”

潘欣云心中一片五味难陈，上班第一天就碰上董伟安这么一号人物，以后他要真追起她来，她又该怎么应付？

“你一定觉得他很花心思吧？”

“我……”

“其实呀，他一点都不花，他把天下所有女孩都当他的姐姐、妹妹了！”

易舒婷的话惹起其他女孩一阵笑，而潘欣云的思绪倒有些缥缈不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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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结束了一天对新工作环境的精神负担，在傍晚的细雨中，潘欣云拖着一身疲累回到家中。

刚一进客厅，潘母便从厨房里喊出声来。

“欣云啊，快去洗把脸，马上可以开饭了！”

她懒懒回应，却仍动也不动地瘫坐在沙发上。

身旁茶几上的电话突然响起，她任它响了三声，这才准备起身去接，房里的弟弟潘欣彦却嚷叫着跑出来。

“我的我的！”

潘欣云白了弟弟一眼，嘀咕了句：

“才懒得跟你抢呢！”

潘欣彦在电话上，才说了两句，脸上有些失望表情：

“噢，宋大哥啊，你等等！”

又是宋思远打电话找她，她正想比着手势制止弟弟，不料潘欣彦已经故意夸张地朝着话筒喊道：

“姐，找你的！”

潘欣云气极败坏地接过电话，一手蒙住话筒，一面狠声地朝弟弟低骂着：

“潘欣彦，你说我不在，你会死啊？”

潘欣彦已是一脸得意，坏笑着顶撞道：

“耶，你又没付钱叫我说谎！说谎会下地狱被割舌头的嘢，你知不知道？”

潘欣云作势要捶弟弟，潘欣彦眼明手快地躲开了，在一边只猛扮着鬼模样气她。

“喂，什么事？”

她一举起话筒，出口便没有半点好声好气。

在电话另一端的宋思远，好似当头吃了一记莫名炸弹，在烟雾弥漫的火药味里，他的声音显得更谨慎小心了。

“欣云，你在……你在生气吗？”

“宋思远，你打电话来，就想问我这个？”

“不，不是，我是想……想……”

潘欣云心情一片烦躁，叹了口气才说：

“你别婆婆妈妈的行不行？有话快说，我累得很！”

宋思远吃瘪地沉寂了几秒，这才鼓足了勇气说：

“欣云，你今天到新公司上班，我本想请你出去吃饭”……””

欣云急急地打断他说

“外面正下着雨哪！”

“我开车去接你……”

“不必了！”

“欣云……”

“唉！拜托你好不好？我刚下班回来，没那种闲情逸致陪鼎鼎大名的棒球国手吃饭，只想在家好好休息！”

宋思远仍不死心，直追问：

“那明天……”

“明天也不行！你饶了我行不行？我妈在等我吃饭呢！”

宋思远的声音像被泄了气的皮球。

“好吧！欣云，你今天心奇Qisuu.сom书情不好，我改天再打电话给你，你好好在家休……”

“再见！”

潘欣云没等他说完，便重重地挂断电话，一抬眼，潘母不知何时已站在厨房门口蹙眉地睨着她。

“欣云……”

“妈，我好累，别说了好不好？”

在一旁按着电视遥控器的潘欣彦挖苦地说：

“连棒球国手都给人吃软钉子，看你以后猛拉警报时，怕连个卖龙眼的都不要你喔！”

欣云气得两眼冒烟，连音调也拔高了。

“潘欣彦，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吔，好心没好报，老姐，我这是为你好嘢！”

“你存心找茬是不是？”

欣云抓起—只坐枕要捶弟弟，欣彦一跳躲到母亲身后，仍笑脸嘻皮地说：

“姐，不能生气喔！生气的女人老得快！”

潘母扯了已上大三的儿子一下，微斥道：

“好啦！欣彦，你干嘛老跟你姐姐过不去？”

“妈，你就会护姐姐，人家宋大哥有什么不好嘛？

姐老对他凶巴巴的，我这是路见不平，替我未来的姐夫拔刀出口气！”

潘欣云把坐枕往沙发上一丢，气得满脸通红。

“潘欣彦，你满嘴在胡说什么？”

潘母见姐弟两人在口舌上各不相让，连忙调解道：

“欣彦，也不是小孩了，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欣云，弟弟跟你闹着玩的，你就当没听见嘛！”

潘欣彦把脖子一缩，吐了下舌尖说：

“好吧！算我自讨没趣，开开玩笑都惹人嫌，唉！

现代女孩的度量真是愈来愈小了。妈，可以开饭了吧？”

潘母看了欣云一眼，又看看欣彦说：

“你先去吃，吧，我有话跟你姐说。”

欣彦闪进饭厅里，潘母则拉着欣云在沙发上坐下。

“妈，你别又要跟我扯宋思远的事了！”

潘母爱怜地望着女儿，苦口婆心劝道：

“欣云，不是妈说你，宋思远到底有什么不好？他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在中学教体育，又是棒球地区代表队的，你都二十五了，你到底在挑什么？”

欣云深吁了一口气，无奈地望向母亲。

“妈，我对他没感觉嘛！”

“要那么多感觉干嘛呢？我也不是思想守旧，当然现代年轻人讲求自由恋爱，可现实生活总不像文艺电影，你要替自己未来多考虑！”

欣云一阵心烦，只想快快结束这话题。

“妈，你知不知道，那个宋思远有多乏味，我也不是没试过，但是我受不了他开口闭口都是棒球，我跟他根本没有共同话题！”

潘母仍是一脸不解，直说：

“怎么会是这样？他追你也追了两年了！”

“我可没接受哇！妈，这件事你就别管。”

潘母叹了口气，忍不住按了下欣云的手背。

“但是你也不该老对人家这么不客气啊！”

“他不死心，我有什么办法？”

“那么，你自己有没有交男朋友？有的话也该让妈知道，什么时候带来家里……”

“妈，你想到哪里去了？我现在哪有时间、心情交什么男朋友？又刚换了新工作，心理负担重得很，我根本没空闲去想这些！”

“但是……”

“好了啦！妈，我凡事不会瞒你的，这样你满意了吧！”

潘母欲言又止，欣云拉着母亲起身说：

“现在可以吃饭了吧？爸呢？”

潘母温和地凝视着女儿半响才说：

“好吧！你就随心所欲吧！快去洗手吃饭，不必等你爸爸了，今天星期三，他又去桥牌社了。”

潘欣云泡了一个舒服的热水澡之后，刚过十点半，她便早早退回自己卧室里。

她从中学时代开始，便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这一天晚上，她打算写完日记便提早上床睡觉。

在这一天的结束之际，她究竟可以记下什么呢？

这是她新工作的开始，因为公司开明、弹性的，和同事间相处的融洽气氛，在自觉幸运之余，她油然而生要好好在工作上冲刺一番的决心。

在心情上，她的心理压力无形中减少了许多，她不禁要为明天的到来感到一股莫名的兴奋。

同时，在这一股莫名的兴奋底下，在她的内心深处里，她知道自己也有着极微妙的心情变化。

为什么她要对明天感到期待、盼望呢？

董伟安韵身影浮上脑海之酥，她下意识地停顿了手中书写的笔，随即便陷入一阵不自觉的沉思．

董伟安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见过她？他是不是因为想跟她接近而出此下策？但是办公室年轻男女同事的愉快相处，他即使想追求她，也犯不着这么拐弯抹角啊？

她反复地在记忆尘封的箱子里搜索，怎么也构不出半丝印象或浮光掠影。

他究竟想干什么？

而她，又该如何去面对他呢？

在思想的另一面上，她同时怀疑着，她会不会太自作多情了？也许董伟安只是想表现友善而已！

回顾她这过去二十五年的岁月，男孩子并不曾在她生命中造成太多波澜纹痕，她自忖自己还长得不难看，最主要的原因是任职军队、戎马一生的父亲的关系。

父亲从小就对潘家两姐弟管教严厉，尤其因为欣云是女孩子的关系，中学期间，父亲恨不得她根本和所有异性人类绝缘。

其实，欣云常在想，守旧思想的父亲哪里弄得清楚现代女孩的心里，若真要交男朋友，多的是避开父亲耳目的方法，只是她向来没有多这一层心思而已。

。她的学校成绩向来名列前茅，倒不是她想讨喜父母，只是个性使然，她把念书作唯一消遣。

交男朋友的事，其实她也有无奈之处，因为父亲在空军基地的机修工程师的职位的关系，经常要调防移位，从小她就经历了不少次搬家，她即使想造次，也因为地缘、人缘关系的隔离而绝断了；

父亲对她跟男孩子之间的交往，在她考上国立大学之后，态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也常有意无意地鼓励她，反而是她心懒了。

随着学校毕业，谋职，换了几份大同小异的工作，全家也迁居到了台北，她反而觉得自己的生活圈愈来愈小；工作、家里，家里、工作，她生活中唯一不大不小的调剂是宋思远，但是她对他兴不起汹涌波澜。

其实，在大学期间和工作环境里，也有过不少男孩追求她，她则随缘无求地经历了几回似有若无的感情事件，后来便更淡泊平心了。

她到底有没有对哪个人印象特别过？

她自己没有这个答案，对于未来更不敢说。

她甚至连有没有过初恋都没有把握！

如果。中学时的那一次经验算作初恋呢！她连那个男孩的名字也不知道，然后潘家又搬了。搬家，唉，搬来搬去总是在这座小岛，她没有意料到的是，竟然还是有许多人易境迁的感觉。

她忍不住苦笑起来，双眼流转，又不经意地落定在书桌上的那方小像框上。

那方像框，没有任何人的照片，也没有代表过去往事的人影留存，只是一只蝴蝶标本。

呆望着蝴蝶标本良久，她不禁讶异，搬了这许多次家，她竟还一直保存着它，像一块碑石，像一种习惯，她逃不出她自己的情结，也没有所谓的喜欢或爱。只是，一块碑石，一种习惯，家搬了，书桌换新了，她仍然将那方小像框固定在书桌—角，斜看着她，每回写着日记陷入思维游移时，她就呆望着它。

多久了？从高一到现在，竟已有近10年的岁月过往！

她忍不住又兴起一股冲动，想再翻那时至今已泛黄褪色的日记扉页，每温一次那久蛰藏伏的感觉，有一点点悲，有一点点喜，然后便是模糊得不能再模糊的记忆。

她从床底下拉出一只木箱子，在一堆旧日记本中翻找，然后翻出一本上面标着“高一”的带锁日记，她忍不住用手指轻抚着那封面上薄薄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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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欣云高一那一年，潘家住在台南空军基地的一栋瓦造平房宿舍里。

她念的是系外的一所女中，每天要搭半个小时的火车来回上下课。

她已经记不清楚，那一年夏末，是不是还有蝉声？因为听说台南是凤凰木的故乡。

她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她因为协助学校的一项展览，而待到下午一点才回家。

她站在火车月台上等车时，隔了几步远矿她瞥见了他，跟她一样的，都是穿着学生制服。

他的头发很短，近耳根一圈范围，短得可以看见头皮，因为天气热，他把学生大盘帽拿在手上扇着。

她看了他一眼，便急忙将视线转开了，因为她发现他正有意无意地盯着她瞧，但是她有个第一印象，觉得长得瘦瘦高高的，而且皮肤很白。

火车来了，她登进隔了一节的车厢，周末的关系，人很挤。

火车开动后，她发现他竟挤到同一节车厢来，隔着一群人，在一个角落上静静地看着她。

每次有男生看她，她心里就慌，她只是低着头，抽出了一本参考书，有一搭没一搭地翻数着书页。

在台南车站下车时，有几秒钟，她不经意地正好跟他打了照面，他是个眉清目秀的男生，眉很浓，像有很多心事，眸很清明炯亮，竟似有种满不在乎的野气暗伏。

她挤在出站的人群里，脚步很快，头也不回地直往公车站走去。

她不知道他是否一直在搜寻她的背影，但是她不敢回头，怕泄露了心情。

再一次在火车上遇见他时，他跟一票同学在—起，她也有她自己的一群女同学，所以她并不像上一回如惊弓之鸟一般。

她甚至大着胆子看了一眼那一票正在高谈阔论的人，他们的制服是属于一所声誉并不好的私立高中，而且其中有人大咧咧地叼着烟，所以她鄙夷地将眼光避开。

几回目光流盼，她发觉他正心不在焉地瞄着她，却又好像很怕被旁边同学知道似的。

她几乎每隔一两天，便会在火车上看见他，有时次数多了，她甚至不禁要怀疑，他是否刻意地老出现在她周围的视线里。

再到周末时，她依旧留在学校搞展览而晚走，在火车站月台上，她竟又看见他似乎正心有所盼地等着，当他那焦灼的目光和她交接时，他竟有种松一口气的表情，于是给了她一抹意味深远的微笑。

她还是快速地把目光移开了，心却狂跳不已。

在火车上时，她不安地站在靠走道的座位上，他在她身旁经过几次，最后好像说给她一个人听似地大着胆子说：

“两两么八！嗯，真好记！”

他又走开了，他当然是故意说给她听的，因为他念的正是绣在她左胸上的制服学号，她的脸涨得通红，把头低得更低了。

但是，潘欣云竟开始在日记上记着这件邂逅，她的心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莫名的期待，连续几天没在火车上遇见他时，她便在一天日记的最末写着：

“那个冒失鬼不知道怎么了！”

她第一次和他说话，也是在火车上。那一天她错过了第一班车；结果被下课的学生人潮挤到车厢之间的连接穿道上。

他来了，好像找了她许久，第一句话是：

“嗨，两两么八！”

穿道上没人，他胆子变得很大，她故作镇定，白了他一眼说：

“凭什么这么叫人？”

他苍白的脸上仍是一副满不在乎。

“那你可以告诉我名字啊！”

她不甘示弱地顶回去：

“我欠你吗？”

“哎，别那么凶巴巴的嘛！

她反唇讥道：

“那可不一定，烂学校的！

“我又不是坏人。”

他的笑意更深了，存心跟她周旋。：

“咦，骂起我们学校来啦？我可以告你毁谤哦！”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多坏的学生，至少他没故意将制服的钮扣留个不扣，或是在书包上画龙写字什么的。

再说，她也并不真讨厌他。

于是她语气稍缓和了些，但是那种面对“臭男生”的剑锋仍在。

“你是太无聊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无聊？”

“干嘛老盯着我？”

“嘢，更怪了，你怎么知道我在盯你？”

“你！”

她被堵得羞红着脸，半天说不出话。

他似乎很洋洋得意，但嘴上却说：

“对不起，别生气嘛！”

她没好气地斥道：

“懒得理你！”

他笑了笑，视线一直没离开她脸上过。

“你家住台南啊？”

“我说，我懒得理你！”

“好吧！你不说没关系，那我跟踪你！”

“你敢？”

他将两手掌在胸前挥了挥说：

“我不敢，不敢！”

到站了，她掉头便下车出站。

他很狂嚣地在背后喊着：

“喂，两两么八，再见！”

她没有回头，但是听见时，她脸上忍不住漾着一抹笑容。

他一直喊她“两两么八”，她则一直在日记上叫他“冒失鬼”，一个星期里，总有三两次会在火车上碰见。

都谈些什么呢？无非是一些不伤和气的唇枪舌战。

他竟一直没主动约她呢，好像他们只注定在火车上见面，而且连对方名字都没问。

直到那一天，他突然交给她一个小牛皮纸信封。

“送你的！”

两个人依然半生不熟，她仍是微吃一惊。

“为什么？”

他简简单单地说：

“生日快乐！”

“可是今天又不是我生日！”

“那就随便啰！”

“我不能乱收人东西！”

“你还没打开看呢！是我自己做的！”

她打开信封，抽出那方小木框，隔着一片玻璃压着一只五彩缤纷的花蝴蝶。

“啊？你好残忍！”

她倒不是真心骂他残忍，只是一种纯女生的反应。

他还来不及说什么，便急丢下一句：

“糟，我同学看见了，得先闪一步！”

他掉头便往下一个车厢走，另一端角落上，她看见几个跟他同校的男生在窃窃私语。

她连忙将像框收进书包里，直到回了家才有机会仔细端详。

他为什么送她蝴蝶标本呢？是想留住这一段火车上的美丽邂逅？

那只从此不死的蝴蝶，被细心地压在一张不知从何处剪下的杂志图案上，是一片淡淡渲染的粉彩，散落着几行英文字。

他仍没有留下署名，她也一直没说出她的。

这是潘欣云在成长少女阶段中，第一次有种引为憾事的怅然。

因为在同一天的晚上，潘父向全家宣布了又将调防搬家的消息。

那一夜在写日记时，欣云情不自禁地哭了。

在她年轻、单调的学生生活里，好不容易，一件美好的事正在发生，一个人影，正逐渐在她懵懂的少女情怀中产生重量。

然而，这一切就将像那一只被压在玻璃片下的花蝴蝶一样——定格不动了。

她连续几天都抱着期待的心情，一登上火车便开始搜寻他的身影，她想告诉他即将转学、搬家的事。

但是几次她都见到他和其他一干同学在一起，

他们也许发现他和她交谈，他们也许取笑了他，他也许拉不下脸在众人面前找她谈话。

她看见他在众同学簇拥下走过她身旁时，他眼中的焦虑、失望和无奈。

她又考虑到自己的矜持，她更不可能主动去找他。

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台南火车站的广场上，他失神地望着她，隔着一小段距离。

她走着去公车站经过他时，他的一位同学正催促着他快跨上机车后座。

他投给她最后一抹微笑，然后跟一票人骑了机车呼啸离去。

后来她便再也没见到他，一直到三个星期后她随家人搬到了高雄。

说也奇怪，那最后的三个星期，她在火车上就没再遇见他，他好像一下子在空气中消失似的。

他如一场幻梦般，一下子就走出她的生活、她的世界，也走出了她的日记。

但是，这并不是一场幻梦，明明那一小方框里的蝴蝶标本，一直好端端地伫守在她书桌的一角，那是唯一的证据，足以证明那个不知姓名的男孩曾在她记忆中辗转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

她常在想，这一切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不管那一场梦幻似的相遇有没有结果，她都要问清楚他的名字，至少在日后回忆时，不至于那般模糊不清。

但是，时间并无法倒转回去，虽然高雄、台南在地图上，是几乎相连的两个小点，而她却从此没再见过他。

他，只是活在她的回忆中。

回忆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她日记的思维里。

日子一晃眼，竟已快十年过去了，那只蝴蝶标本，却依旧鲜艳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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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蓝石文化企业”的工作，因为有董伟安这一号人物的存在，潘欣云总觉得在每天早晨踏进办公室时，她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充满了活力。

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全公司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董伟安在摆明着态度追求潘欣云。

易舒婷有一回就半开玩笑地跟她说：

“欣云啊，小董这家伙，一直到碰上你，才开始不像个小男孩！”

她漾着满心喜悦，故意装不懂地说：

“为什么？”

易舒婷咬着手上圆珠笔杆，翻着眼细数道：

“他呀，至少懂得呵护、尊重女性了，看他三天两头，不是送你鲜花、传卡片，要不就约你吃饭、看电影，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以前哪，就会跟我们一票女生最大没小、豺狼虎豹！”

正说着话，只见董伟安又旋到编辑部来，一进门两眸便漾笑盈盈地瞅看着(奇*书*网.整*理*提*供)欣云，嘴上却高喊着说：

“我要过录音室去，中午有没有人要买便当的，我顺便带回来？”

易舒婷向欣云使了个眼色，便站起来促狭道：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细心啦？”

董伟安仍两眼不斜视，抿着笑说：

“我本来就是这么体贴细心啊！”

易舒婷不放过，故意糗他道：

“是因为欣云的改造吧？”

提及欣云，董伟安就没话可说，只假声求饶道：

“易妹妹，你就放我一马吧！”

“那就看你怎么表示罗！”

“唉！又得破财了？好吧，中午我请编辑部所有伟大的女性，每个人特大号泡沫红茶一杯！”

“这还差不多！”

易舒婷不再刁难董伟安，他踱到欣云桌旁，俯下身来轻声问道：

“你中午想吃什么便当？”

看着董伟安老是因为她破财来安抚编辑部女同事，心中很是不忍，便善解人意地说：

“要我自己出钱才告诉你！”

董伟安不依地轻叹一句：

“哎，你这是干嘛？”

欣云二话不说，便开了抽屉去取钱。

“喏，拿去，红茶的钱我出一半！”

“你这么做，不怕我难过伤心？”

董伟安故意将声音提高了些，一旁的女同事已

有人在抿嘴偷笑，这令欣云不禁又酡红了粉颊。

“你这个人哪！小声点好不好？”

董伟安又朝她扮了个调皮表情，直说：

“怕什么？”

“好，我怕你！”

“行！那晚上我请你吃饭，吃饭完了，我负责用机车护送你平安回家，不准有异议，说定啦！”

董伟安说话时语气坚定、字句铿锵有力，话说完便大步往门外迈出，当着其他女同事耳目，欣云只是羞得把头低埋在公文卷宗里，心中则是一股暖流激荡。

这些日子以来，她常在心中暗忖：跟宋思远的笨拙和不解浪漫风情相较，董伟安更凸显了细心、体贴和感情丰富。

欣云记得两个人第一次出去共进晚餐时，董伟安问了她一个问题。

“你有过初恋吗？”

在坦诚谈心的气氛下，她娓娓道出那个蝴蝶标本的故事，说完以后，她竟发现董伟安的眼眶中流转

着泪光，这令她十分意外吃惊。

“你怎么啦？

他自嘲苦笑了一阵，只悄说：

“你的故事太感人了，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还保存着那个蝴蝶标本！”

她凄迷地摇着头说：

“那究竟算不算初恋，我自己也不清楚。”

董伟安思忖了许久才吁缓地说：

“回忆总是美丽的……”

“可是，一只蝴蝶标本，是否也算美丽？”

“你……很看重那个小男孩吗？”

往事历历浮涌，她悱恻一笑。

“只是一场梦，梦里的蝴蝶。”

“你不该一直沉醉在梦里，那个人你几乎不认识，梦外的现实才有可能去继续！”

他说话的音调有些急促，像在替自己当前的位置辨认，他的眸中闪烁着热切的光芒。

也许是那一番话，欣云接受了他的追求。

但是这么多年了，面对那张蝴蝶标本写着日记，是她生活中的习惯，她无法对过去那段淡出味道来的记忆一说别离就别离。

她当然明白，这份深藏的心思，对董伟安是不公平的，于是她也逐渐放手付出真心。

这一天下班后，董伟安带她去一家牛肉面馆吃晚饭，一顿饭他吃得心事重重。

“小董，你怎么啦？”

他欲言又止，只是深情地凝望住她。

良久，他才嗫嚅开了口。

“欣云，你现在还常会想念高中的那个男孩吗？”

他一脸认真，欣云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

“怎么？你吃醋了？”

欣云温柔地握着他的手，悄然道：

“他只活在我的记忆里，况且那记忆十分模糊！”

董伟安显得急切地说：

“可是我怕跟你的记忆敌不过！”

她定定地审视着他，一股感动震荡着她。

“小董，你真傻。”

“不！我是说真的。”

她深思了一阵，才说：

“我承认，我很看重这一层记忆，要不然我也不会一直保存着那蝴蝶标本，但这并不表示我会一直滞留在过去的回忆里，而不往前踏步出去！”

她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他放心了，紧紧握住她的手，释然地浮起一抹微笑。

在他送她回家的路上，她坐在他机车后座，两手臂紧紧地环抱住他的腰，她几乎感觉到他的体温和心跳。

迎着夜风，他微侧过头来又问。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后来那个男孩突然消失了？”

她心疼他的固执和傻气，只让拥抱更使劲。

“当然想过啊！”

“你猜呢？是为什么？”

“想不透，太多可能性了。”

他只用一手握住机车手把，另一手掌则按在她交抱的手臂上，柔情万千地一遍遍轻揉着她的肌肤。

“譬如呢？”

“譬如，他的同学取笑他，他不想再见到我！”

“这么想，不是太悲观了？”

“要不然呢？”

他吁了一口气，音调平平地说：

“譬如，那一天他跟同学骑了机车，结果发生了车祸，他受了伤，住在医院里一个月，等到他再出现在火车站时，也百思不解那个女孩怎么突然失踪了！”

她轻笑了起来，用手掌来回轻抚着他的肚皮。

“小董，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应该去写小说！”

“是呀？我是想写，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当我小说里的女主角？”

欣云故意逗他说：

“噢！那要看男主角是谁啊？看是梦里的那只大蝴蝶？还是梦外的那个人？”

“你怎么知道蝴蝶究竟是属于梦里？还是梦外呢？”

在潘家门口，他依依不舍地拥住她，她魂驰神游地依偎着，回应他一次又一次的深吻。

“好了啦！明天还要上班，我妈在等门，你快回去吧！”

说了也只是说，她自己也是不舍。

临走时，他突然神秘地说：

“欣云，你为什么从没想过，把那只蝴蝶标本拆出来看，也许你会有对过去不一样的想法！”

她进入家中，洗了个热水澡，跟母亲问话家常两句，就寝前她坐在书桌前准备写下这一天的点点滴滴，这才又想起董伟安的话。

她小心翼翼地把像框剥开来，把蝴蝶标本取出，那垫底的卡纸因为年岁久远也蒙进了一些尘埃，她正打算抚拭时，却在卡纸背面发现一行褪了颜色的小字。

她谨慎辨认，竟认出那上面写着“董伟安”三个字和十年前的一个日期。

原来他早就认出她？他为什么一直不说？

她马上就自己找到答案，因为在泪眼中，她看见一只彩衣蝴蝶从她的梦里飞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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